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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行结束时，数名警察主动表示要拉法轮功横幅和学员们大合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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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慧网】白山市抚松县三十四岁的尹君，当年高三被迫辍学，两次被劳教并被非法判刑三年，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犯下了群体灭绝罪、剥夺公民信仰罪、剥夺公民人身自由、剥夺公民财产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刑讯逼供罪等多项基本权利，刑事控告书于六月六日通过天天快递邮寄给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，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
以下是尹君自述迫害事实： 


一、高三被迫辍学 上访遭迫害 


九九年开始迫害时我正读高三，马上就要面临高考，当地警察知道我炼法轮功，到学校找我，学校校长、“党支部”、“团支部”、班主任全部找我训话，以不给我毕业证逼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，同时让我在政治考卷上答题（当时政治题有诬蔑大法的考题），我被迫辍学，没有参加高考。那一年有很多修炼法轮功的同学被迫辍学，或在高中或在大学，就连老师也不让教课而调到后勤。 


二零零零年十一月，我独自一人来到北京，邮寄了上访信，来到北京天安门讲真相被恶警绑架，先被关押在铁笼子里，后送往北京郊区不知名的地方，在一个小屋里又有十二个警察轮流看管我，不让我睡觉，体罚我，询问我家庭住址，两天一夜后看我不说，他们就欺骗我说看我年纪小要把我送回家，伪善的对我好，说给我买车票。我就相信他，说出了我家是白山市的，知道地址后他们就露出了本来面目，把我又关押到了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。在这期间他们通知了白山市警察来接我，接到我之后又关押在白山住北京办事处，白天晚上的铐在桌子上，期间又通知了我当地警察和父母来北京接我。 


我被直接关押到了抚松县看守所，当时正是很冷的时候，看守所没有暖气，睡觉的铺位也没有，晚上只能站在地上，又冷又困又饿，之后又关押了几名法轮功学员，警察为了逼迫我们放弃修炼把我们推到外面冻我们，我们没有棉袄、没有棉鞋，当时下的雪很厚，看守所的水管子冻得不出水了，干活的犯人要到别处打水，我看见他们打水经过我们时，落在地上的水瞬间成了冰，就在这样的冷天气里我们没吃饭被冻了六个小时，但谁也没说不修炼。被非法关押到过完年后才回到家。 


恶警看我们没有放弃对大法的信仰，又用欺骗的方式说找我们谈话，说谈完就回来，又将我骗到了洗脑班，到了洗脑班就把我关了起来，同时被骗去的还有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，他们强行给我们“讲课”、“洗脑”，不允许家属看望，每天要我们三十元伙食费，到最后不交就不放人，父母为了把我接走，无奈写了监护好我的保证书，在关押了十多天后被勒索了“伙食费”才回家。 


二、酷刑折磨、非法劳教 


二零零一年六月，一天晚上九点多，我和家人都已经休息了，就听见有人敲们，母亲就打开了门，之后进来了二十多名警察开始进屋抄家，我当时住在姥姥家，是平房不是楼房，二十多名警察开始对我家每一个角落进行搜查，黑天，打着手电筒，所有的地方都翻查，没有查不到的地方，把我的大法书和不干胶还有我都带走了，二十多名警察，把我围的一点缝隙都没有。由于惊吓，姥姥和母亲一夜没睡。 


不法警察们给我背铐子（把胳膊扭到后边一上一下，抻铐在一起）要我说不干胶是我的，给我背铐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已经满身是汗，坚持不了，放下铐子时，我的胳膊已经完全动不了，剧痛使我喊出声音，之后骨节总是疼痛，扭动时，有声响，我问了一位看守警察他说我是被扭得软组织受伤了。他们偷偷地报劳教，等我知道的时候就要送我去劳教了。在关押的那段时间里什么吃的东西也不让我们买，只能天天喝没有几根菜叶的汤，吃发霉的窝窝头，晚上不让我睡觉让我值班，我一睡觉，他们就踢门，都是铁的门，晚上一踢门谁也睡不了，就得值班。 


到送我劳教那天，长春劳教所检查我有心脏病，而且很严重，是动脉缺血，都是被他们迫害的，劳教所拒收我，可是当地看守所还是不放我，说我二十岁怎么能有心脏病，坚持关押我，之后到各个医院又检查几次还是心脏缺血才放我回家，这一次关押了我三个多月。 


由于我在家总有人监视我，被迫流离失所，在松江河镇和十名大法弟子又被绑架，抄走电脑、打印机、刻录机、现金等物品。二零零二年我被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动教养所迫害。 


在劳教所关押中绝食抵制劳动奴役，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，从早五点到晚九点，中间没有休息，吃饭只有五分钟，吃不完就要挨饿，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二点，夏天不让洗澡，互相不准说话，都由刑事犯看管我们法轮功，恶警对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要“帮教”期间不能睡觉，白天依然干活，体罚、罚站、拳打脚踢、灌食、用高压电警棍，恶警在办公室常常是几个人同时拿着几个高压电警棍电击我们，电到的地方红肿，严重的紫黑，点遍全身，连续电击很长时间，点过全身剧痛无比，然后继续逼迫劳动。当时我一米七的个头被迫害得不到一百斤，不只是我所有的大法弟子都遭受了太多非人的虐待，两年后我被迫害到天天发烧，恶警给我打退烧针也不好使，我依然发烧，送到长春公安医院检查是严重胆结石、胆囊炎保外就医。 


三、非法判刑送到监狱 


在我保外就医中，当地恶警打电话要求劳教所继续关押我，劳教所以我“有病”拒收，他们就又绑架我，再次抄走我的电脑和打印机等。我绝食抗议，他们就把我绑在“死刑床上”手脚全部用铁链锁上，我完全动不了.而且还给我插上灌食管，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，天天插着，我不能洗漱、不能去厕所，最后处于昏迷状态，十多天放下我时我的胳膊和腿都不好使。他们给我判刑三年，送往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。 


当时我被迫害得身体十分不好，检查时也是不符合收留标准，但当地为使我留下，特意给狱医送了礼。在监狱的迫害更加隐秘邪恶，恶警和刑事犯罪人员利用酷刑强迫我们写“五书”，在那里任何消息都很封闭，对不转化的同修他们偷偷转移到别的楼层，单独房间用“抻床”，（抻床是把人绑在上面，四肢固定，但却是抻起来的，也就是身体是腾空的，身体不能接触床板，所有的重力都在四肢上）就这样不能上厕所，只能在床上大小便，还要遭到刑事犯的谩骂，有的恶人冬天将门窗全部打开，不给绑在床上的同修盖被子，却还在嘲笑着。所有被绑完的同修都几天不能动，而且手脚都是绳子勒得印痕，有的都勒到了肉里，几个月不能恢复，虽然在别的楼层但我们也能听见喊叫的声音，我每次知道谁上“抻床”听到凄惨的喊叫，我就整夜睡不着觉，有的人被迫害得晚上做噩梦就喊叫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每晚都难以入睡。平时我们只能坐小板凳“学习”，不让走动，强迫学习“转化内容”、写思想汇报，一旦反抗就还是转移到别的楼层隔离再“帮教”又刑事犯看管，迫害更加严重，对于到期出狱的更是继续“帮教”每天从早到晚坐着学习、记录，坐的我全身浮肿，腰椎骨胳变形，我不能弯腰，不能弯腰洗漱，不能弯腰去厕所，弯腰就痛的不得了，最后连同腿的骨胳也十分疼痛，到我三年出狱后我恢复了好久才能正常走路，监狱高压的洗脑学习和身心迫害，使我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。 


四、再次被劳教迫害、流离失所 


父母亲人也受到了极大的痛苦，从小抚养我长大的姥姥也在绑架我时，惊吓伤心离世。 


冤狱三年后，我身体恢复了很久才找到一份工作，当时我们公司有五位大法弟子，大家工作都兢兢业业，老板信任我们，同事相处和谐。却被恶警跟踪我们绑架，我和另两位同修一起再度被劳教，劳教所定点上厕所，不到时间谁也不允许去，我们都不敢喝水，不让我们买食品、用品。我们一袋方便面要吃上三次，咸菜里再放上酱，为的是能吃的时间长一些，终于让我们买食品的时候，卖给我们的都是坏得发黑发臭了的鸭蛋。迫害一年半到期时仍不放我，后又加期二十天。 


回来后，一个人一直在外地打工，租房子，生活不能安定…… 





  尹君再遭绑架 


2015年7月21日上午十点多，吉林省抚松县抚松镇公安分局三名警察闯入尹君家，（一个叫于伟、另两个待查），发现尹君在家后又叫来几个防暴警察，把尹君从家里强行带走。后又绑架了尹君不修炼的母亲房元晨。


事情的详细经过：尹君因为修炼法轮功，当地警察经常上门骚扰。十几年来，家人一直不敢让流离在外地的尹君回家。18日回来后，同学、父母提心吊胆的，都没敢让她在家里住。21日尹君准备坐11点多的客车回工作地，十点多钟，尹君回家取一些生活用品，结果三名警察突然闯入家中，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，强行把尹君从楼上拖到楼下，又把尹君摁倒在地，尹君一直对警察讲真相，当时院内围观的人很多，有人看警察太过分了，用手机给录了像，结果让警察抢去了。


其母亲房元晨随即也去了公安局，在和警察交涉过程中，警察问：你说法轮功好不好？尹君母亲说：好啊。警察问：哪好？尹君母亲说：对身体好，我就支持我女儿炼。结果也遭到了绑架关押。尹君父亲在家等了整整一夜未见老伴儿回家，心里焦急万分，因老伴儿身体特别不好，后来才知道尹君母亲也被绑架关押了，22日公安局找尹君父亲去签字，当问到为什么绑架尹君时，警察回答：我们只能说她妨碍公务，其它由国安部说了算。告知尹君拘留20天，其母亲房元晨拘留10天 。现母女二人被非法关押在白山市看守所。◇

















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声明“三退” 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2.06亿。








▲ 图：吉林市街头的真相标语








